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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原
本
打
算
不
再
評
論
金
庸
武
俠
小
說
，
所
以
前
幾
年

停
了
網
上
的
論
金
專
欄
。
自
踏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之
後
，

小
查
詩
人
推
出
新
三
版
，
雖
然
處
理
了
二
版
的
部
分
漏

洞
，
亦
製
造
了
許
多
新
問
題
。
於
是
潘
國
森
也
就
沒
有

從
金
庸
小
說
研
究
全
退
下
來
，
偶
然
也
要
月
旦
一
二
。
既
然
如

此
，
為
了
加
強
潘
某
人
在
﹁
金
庸
小
說
研
究
﹂
領
域
的
地
位
，

倒
不
如
改
行
品
評
其
他
論
者
在
金
庸
小
說
研
究
的
成
績
。

十
多
年
前
曾
經
評
陳
世
驤
教
授
為
﹁
二
十
世
紀
金
庸
小
說

研
究
天
下
第
一
﹂，
第
二
則
潘
國
森
自
封
。
有
似
古
龍
小
說

︽
多
情
劍
客
無
情
劍
︾
的
百
曉
生
編
了
個
︽
兵
器
譜
︾。
古
龍

筆
下
的
故
事
後
續
發
展
到
排
第
二
的
上
官
金
虹
戰
勝
排
第
一

的
天
機
老
人
，
第
三
的
李
尋
歡
又
打
敗
上
官
金
虹
，
第
四
的

郭
嵩
陽
命
喪
荊
無
命
劍
底
，
荊
無
命
遇
上
阿
飛
又
不
戰
而

敗
。
﹁
金
庸
小
說
研
究
﹂
的
排
名
卻
無
法
憑
決
鬥
定
高
下
，

讀
者
、
論
者
可
以
不
同
意
，
更
可
以
自
定
名
單
和
排
名
。

陳
教
授
評
金
庸
小
說
之
精
到
，
連
作
者
小
查
詩
人
也
說
原

本
打
算
請
他
為
︽
天
龍
八
部
︾
寫
序
。
可
惜
陳
氏
在
七
十
年

代
初
急
病
去
世
，
而
修
訂
版
遲
到
七
十
年
代
中
葉
才
陸
續
出

版
，
因
此
陳
氏
的
︽
評
天
龍
八
部
書
︾
就
成
為
其
僅
有
流
通

的
見
解
。
︽
兵
器
譜
︾
的
時
效
很
窄
，
畢
竟
武
藝
高
低
可
以

用
比
武
覆
檢
，
所
以
經
常
要
更
新
。

二
十
世
已
過
，
二
十
一
世
紀
又
沒
有
這
麼
長
命
可
以
看

完
，
只
能
見
一
步
、
行
一
步
。
就
以
一
旬
年
︵
即
英
語
的

decade

︶
為
限
，
二
零
零
一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是
廿
一
世
紀
的

第
一
旬
，
就
如
此
斷
代
吧
。
這
個
獎
可
以
名
為
﹁
廿
一
世
紀

金
庸
小
說
研
究
初
旬
大
獎
﹂，
以
後
就
次
旬
、
三
旬
，
至
於

九
旬
、
末
旬
即
可
。
暫
設
金
、
銀
、
銅
大
獎
及
優
異
獎
，
一

不
限
名
額
，
二
不
設
獎
品
。
即
如
先
前
點
二
十
世
紀
的
一
、

二
名
，
都
是
我
一
個
人
說
了
算
。
諸
君
如
不
贊
同
，
就
當
此

舉
如
︽
天
龍
八
部
︾
散
場
時
，
慕
容
復
封
官
賜
賞
那
樣
便

是
。
說
說
而
已
，
不
喜
歡
的
話
，
不
必
當
真
。

金
獎
頒
予
﹁
王
二
指
﹂
的
︽
金
庸
版
本
的
奇
妙
世
界
︾

︵http://blog.ylib.com
/butterfly

︶，
此
君
本
名
王
怡
仁
，
卻

不
是
那
位
經
常
穿
得
很
暴
露
的
台
灣
女
藝
人
，
而
是
一
位
男

醫
師
。
王
大
夫
用
工
餘
時
間
，
比
較
三
版
金
庸
小
說
，
寫
成

網
誌
。
此
番
研
究
初
二
三
版
的
演
變
已
暫
告
一
段
落
，
剛
涵

蓋
金
庸
的
六
大
部
，
即
︽
射
鵰
三
部
曲
︾、
︽
天
龍
八
部
︾、

︽
笑
傲
江
湖
︾
和
︽
鹿
鼎
記
︾。
用
上
當
代
文
獻
研
究
的
標
準

方
法
，
即
逐
字
對
比
的
﹁
普
查
法
﹂。
為
後
來
的
研
究
者
鋪

下
康
莊
大
道
，
亦
平
息
了
許
多
因
為
沒
有
看
過
舊
版
而
產
生

的
無
謂
紛
爭
。

銀
銅
獎
則
以
﹁
無
其
人
則
缺
﹂
的
原
則
暫
且
懸
空
，
反
正

這
個
無
獎
品
的
﹁
潘
頒
大
獎
﹂
完
全
是
開
放
式
，
可
以
隨
時

修
正
補
充
。
優
異
獎
是
陳
志
明
︽
金
庸
筆
下
的
文
史
典
故
︾

及
其
續
篇
，
此
兩
部
書
的
優
點
缺
點
，
以
前
曾
有
專
文
介

紹
，
在
此
不
贅
論
。
是
作
略
嫌
未
夠
對
題
，
但
走
對
了
方

向
，
可
記
一
功
。
如
果
於
此
期
的
金
學
研
究
有
掛
一
漏
萬
，

歡
迎
讀
者
提
名
。

最
後
有
個
小
建
議
，
王
大
夫
似
可
招
募
助
手
，
將
已
發
表

的
文
字
整
理
並
統
一
格
式
，
這
必
將
是
金
庸
小
說
研
究
的
重

要
文
獻
，
以
及
後
來
者
不
可
缺
少
的
重
要
參
考
工
具
書
。
至

於
是
否
發
行
電
子
書
，
則
是
後
話
。

有
道
是
﹁
欺
山
莫
欺
水
﹂，
咱
們
曾
以
水
為
生
的
航
海

人
還
有
一
語
：
﹁
山
上
之
水
更
難
欺
﹂，
因
為
水
深
難

測
，
山
上
之
水
更
環
境
惡
劣
，
危
機
潛
伏
，
轉
彎
抹
角

道
路
難
行
，
航
海
人
看
慣
海
水
，
水
不
清
而
鹹
度
高
，

﹁
行
船
佬
﹂
沒
人
愛
親
近
海
水
，
因
此
休
息
上
岸
時
特
喜
游
有

山
澗
泉
水
之
處
，
因
山
澗
間
泉
水
多
清
澈
潔
淨
，
可
洗
濯
可
游

泳
亦
多
數
清
淨
可
飲
，
航
海
人
近
此
種
水
特
別
親
切
。

但
廿
幾
年
前
，
阿
杜
便
曾
有
兩
個
船
伙
同
伴
，
休
假
期
間

﹁
放
船
﹂
回
港
小
休
期
中
，
返
到
﹁
上
岸
﹂
而
犧
牲
在
水
中
，

不
是
大
海
之
水
而
是
山
水
之
水
，
﹁
從
水
裡
來
終
回
歸
到
水
裡

去
﹂，
似
乎
是
命
中
注
定
。

約
在
七
十
年
代
中
，
兩
位
舊
船
伙
一
個
淹
死
在
大
埔
﹁
新
娘

潭
﹂，
一
個
淹
斃
在
廣
東
景
區
西
樵
山
之
田
螺
澗
瀑
布
，
都
是

失
足
淹
斃
。
前
往
新
娘
潭
旅
遊
拍
照
的
那
位
，
當
日
天
陰
而
風

急
，
叫
他
勿
往
他
不
聽
，
阿
杜
再
三
相
勸
潭
深
石
滑
，
而
且
相

傳
新
娘
潭
﹁
有
污
糟
㝚
﹂
水
鬼
甚
猛
，
每
年
都
要
﹁
搵
替

身
﹂，
此
友
不
聽
說
，
﹁
啐
，
我
們
本
身
都
是
水
鬼
，
難
道
還

會
怕
水
麼
？
﹂
結
果
一
天
後
仍
未
見
歸
，
噩
訊
傳
到
說
有
人
在

新
娘
潭
之
﹁
龍
珠
瀑
﹂
攀
石
邊
拍
照
足
下
青
苔
跣
腳
，
飛
墮
廿

米
水
潭
下
頭
部
撞
石
爆
裂
而
失
救
喪
命
。

同
一
年
另
一
友
休
船
赴
西
樵
山
旅
行
，
一
去
不
回
。
消
息
傳

來
，
此
友
在
﹁
田
螺
澗
﹂
沿
深
澗
捕
山
坑
魚
為
樂
，
失
足
淹
斃

在
澗
中
，
傳
回
的
只
是
﹁
消
息
﹂，
香
港
家
人
連
死
者
屍
體
也

未
得
見
。

一
年
之
中
兩
個
航
海
﹁
水
手
﹂
死
在
山
澗
水
中
，
可
說
是
咱

們
這
行
業
之
劫
數
之
年
，
事
後
想
來
，
山
水
之
下
苔
滑
石
鬆
，

水
道
下
是
否
穩
當
安
全
毫
無
標
記
，
山
澗
中
之
水
潭
也
難
知
深

淺
，
因
此
後
來
在
下
到
各
處
旅
行
都
是
見
澗
見
瀑
就
避
水
，
只

作
遠
觀
而
已
。

忽
爾
日
前
七
月
廿
四
日
，
報
載
有
廿
八
歲
青
年
在
大
埔
新
娘

潭
龍
珠
瀑
攀
石
失
足
而
暴
斃
，
竟
和
阿
杜
船
友
廿
多
年
前
同
一

地
點
喪
命
，
如
出
一
轍
，
看
報
頗
有
感
觸
，
又
心
中
暗
顫
：

﹁
莫
非
此
老
友
等
了
廿
多
年
才
找
到
一
個
替
身
？
﹂
心
忖
實
該

假
日
買
些
溪
錢
到
新
娘
潭
邊
撒
一
撒
作
奠
吧
。

政
治
的
東
西
，
一
日
也
嫌
長
。

然
而
，
對
一
個
計
劃
的
實
踐
能
夠

完
成
達
標
，
相
信
就
算
有
一
年
時

間
也
嫌
短
。
曾
蔭
權
行
政
長
官
在

當
年
競
選
時
，
曾
立
下
承
諾
治
港
理
念

不
少
，
印
象
至
深
的
是
他
競
選
金
句

﹁
我
要
做
好
呢
份
工
﹂。
轉
眼
間
曾
蔭
權

的
行
政
長
官
任
期
以
及
他
委
任
的
問
責

官
員
班
底
餘
下
時
間
不
足
一
年
。
在
這

複
雜
多
變
的
國
內
外
形
勢
下
，
如
何
面

對
瞬
息
萬
變
的
挑
戰
，
處
理
矛
盾
，
平

息
爭
拗
等
等
已
是
㠥
實
精
疲
力
倦
。
至

於
十
八
萬
公
務
員
素
來
只
是
上
頭
政
策

執
行
者
而
已
。
然
而
，
畢
竟
香
港
確
實

擁
有
一
班
能
幹
的
領
導
官
員
和
公
務

員
，
只
不
過
時
勢
不
就
，
關
鍵
是
當
下

社
會
風
氣
不
利
公
務
員
的
拚
搏
努
力
，

正
所
謂
經
常
被
人
辱
罵
倒
不
如
﹁
不
做

就
不
錯
，
不
錯
就
不
會
受
罵
失
尊

嚴
。
﹂
打
擊
公
務
員
士
氣
的
歪
風
確
令

他
們
士
氣
低
落
。
儘
管
如
此
，
大
多
數

有
正
氣
有
正
義
感
的
市
民
仍
然
相
信
曾

蔭
權
所
領
導
的
不
會
也
不
該
是
﹁
看
守

政
府
﹂
只
做
短
期
工
而
無
長
遠
計
劃
的

打
算
。

十
月
施
政
報
告
之
前
，
曾
蔭
權
積
極

分
別
與
港
區
人
大
代
表
、
政
協
委
員
和

多
個
政
黨
社
團
等
會
晤
，
聽
取
訴
求
和

意
見
。
據
我
所
知
，
反
應
亦
頗
積
極
，

事
前
先
作
準
備
做
好
功
課
，
以
主
人
翁

態
度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意
見
。
曾
蔭
權
頗

認
真
聆
聽
並
作
筆
記
，
也
作
概
括
回

應
。
至
於
是
否
﹁
聽
得
入
耳
﹂，
有
否

接
納
，
又
或
者
他
早
有
共
識
，
胸
有
成

竹
呢
？
還
有
不
足
兩
個
月
施
政
報
告
出

台
時
，
便
有
知
曉
。
屆
時
是
否
能
安
撫

社
會
市
民
的
怨
氣
，
又
能
否
處
理
好
市

民
訴
求
，
平
衡
社
會
矛
盾
呢
？
相
信
只

能
等
㠥
瞧
而
已
。
事
實
上
，
來
自
各
方

不
同
利
益
，
不
同
需
要
訴
求
，
任
何
政

策
措
施
都
不
可
能
全
部
滿
足
，
不
可
能

皆
大
歡
喜
。
董
建
華
年
代
提
出
﹁
八
萬

五
﹂
建
屋
計
劃
結
果
推
㜌
樓
市
和
百

業
。
而
今
樓
市
漲
升
，
復
建
居
屋
之
聲

又
起
。
試
問
居
屋
再
建
又
是
否
真
箇
能

買
到
平
樓
上
到
車
呢
？
其
實
，
現
時
香

港
市
場
已
有
變
，
已
是
面
向
國
際
市
場

了
。

如
果
不
是
溫
州
的
動
車
事
故
，
那
過
去
半
個
月
裡
網
上
的
最
大

焦
點
一
定
是
﹁
橋
脆
脆
﹂
與
﹁
橋
堅
強
﹂。
這
兩
個
分
別
起
源
於
汶

川
地
震
時
那
頭
被
埋
三
十
六
天
而
奇
跡
生
還
的
小
豬
﹁
豬
堅
強
﹂，

以
及
○
九
年
時
無
任
何
預
兆
而
轟
然
倒
塌
的
上
海
蓮
花
河
畔
景
苑

﹁
樓
脆
脆
﹂
的
網
絡
新
熱
詞
，
呈
現
的
是
一
部
有
關
中
國
橋
樑
的
人
間
囧

劇
。進

入
七
月
中
旬
，
內
地
的
橋
樑
很
﹁
忙
﹂，
忙
㠥
垮
塌
。
七
月
十
一

日
，
橋
齡
僅
十
四
年
的
江
蘇
鹽
城
境
內
三
百
二
十
八
省
道
通
榆
河
橋
坍

塌
；
十
二
日
，
武
漢
黃
陂
一
座
高
架
橋
出
現
引
橋
嚴
重
開
裂
，
裂
縫
據

稱
可
以
放
進
一
隻
腳
，
而
此
時
這
座
橋
還
沒
正
式
通
車
；
十
四
日
，
橋

齡
不
到
十
二
年
、
造
價
超
千
萬
的
武
夷
山
公
館
大
橋
倒
塌
，
而
其
正
是

當
地
的
標
誌
性
工
程
；
十
五
日
，
通
車
十
四
年
的
杭
州
錢
江
三
橋
引
橋

橋
面
塌
落
；
十
九
日
，
北
京
寶
山
寺
白
河
橋
因
過
了
一
輛
超
載
貨
車
而

塌
毀⋯

⋯

面
對
一
連
串
的
塌
橋
，
網
民
們
第
一
個
跳
起
不
幹
，
除
了
貢
獻
流
行

語
﹁
橋
脆
脆
﹂
以
譏
諷
外
，
更
第
一
時
間
找
到
了
它
的
反
榜
樣—

—

﹁
橋
堅
強
﹂。
而
實
在
諷
刺
的
是
，
第
一
個
﹁
橋
堅
強
﹂
樣
板
正
是
垮
塌

的
錢
江
三
橋
的
﹁
鄰
居
﹂—

—

同
處
錢
塘
江
上
的
錢
塘
江
大
橋
。
這
座

由
茅
以
升
主
持
修
建
的
大
橋
，
在
原
本
設
計
壽
命
五
十
年
的
情
況
下
，

七
十
四
年
來
任
憑
風
吹
浪
打
而
巋
然
不
動
，
甚
至
連
大
修
都
未
有
過
一

次
。
而
旁
邊
脆
脆
的
錢
江
三
橋
，
以
十
四
歲
的
小
小
年
紀
，
不
僅
塌

了
，
十
年
間
更
維
修
了
二
十
四
次
。
至
於
超
載
，
白
河
橋
也
沒
甚
麼
可

無
辜
的
，
茅
爺
爺
當
年
造
橋
時
，
是
按
二
十
公
里
時
速
設
計
的
，
如
今

錢
塘
江
大
橋
上
的
動
車
可
以
跑
到
一
百
二
十
公
里
。
這
就
是
差
距
。
而

差
距
差
在
哪
裡
？
網
民
們
說
了
：
不
差
技
術
，
差
在
良
心
。

也
於
是
，
關
於
﹁
橋
脆
脆
﹂
與
﹁
橋
堅
強
﹂
以
及
﹁
良
心
﹂、
﹁
腐

敗
﹂、
﹁
反
思
﹂、
﹁
揭
弊
﹂
的
文
章
在
過
去
的
半
個
月
裡
於
互
聯
網
上

層
出
不
窮
。
除
了
本
次
集
體
垮
塌
的
若
干
大
橋
之
外
，
網
民
們
還
盤
點

出
過
去
一
堆
不
靠
譜
的
塌
橋
事
件
，
更
曝
光
了
有
﹁
塌
橋
可
能
﹂
的
隱

患
大
橋
，
其
中
安
徽
銅
陵
長
江
公
路
大
橋
最
新
被
網
曝
黃
油
填
縫
，
當

局
趕
緊
拿
出
六
百
多
萬
元
修
橋
平
事
。
而
除
了
茅
以
升
的
錢
塘
江
大
橋

外
，
一
千
四
百
歲
的
趙
州
橋
、
一
百
一
十
歲
的
松
花
江
大
橋
、
七
十
五

歲
的
靈
橋
等
一
批
﹁
橋
堅
強
﹂
也
迅
速
走
紅
，
成
了
網
民
熱
捧
的
對

象
。
而
其
中
，
位
於
寧
波
市
奉
化
江
上
的
靈
橋
，
為
一
九
三
○
年
德
國

西
門
子
公
司
修
建
，
在
經
歷
了
二
戰
之
後
，
該
公
司
竟
還
完
整
保
存
㠥

靈
橋
的
檔
案
，
並
於
不
久
前
寄
來
文
件
提
醒
業
主
及
時
維
修
。再

次
感
嘆
，

這
就
是
差
距
。

然
而
，
考
慮
到

目
前
的
形
勢
，

小
狸
氣
短
地
借

用
某
網
民
發
明

的
一
個
詞
來
結

個
尾
：
其
實
，

大
家
沒
敢
奢
望

﹁
橋
堅
強
﹂，
只

求
能
有
個
﹁
橋

正
常
﹂。

「橋脆脆」與「橋堅強」

英
國
朋
友
阿
尊
的
三
十
四
歲
兒
子
，
沒
能
力
供

樓
，
被
迫
與
父
母
同
住
，
周
末
帶
女
友
回
家
過
夜
，

結
婚
遙
遙
無
期
。
年
輕
人
置
業
難
，
同
樣
發
生
在
歐

洲
，
並
非
香
港
獨
有
。

據
英
國
政
府
最
近
調
查
指
出
，
首
次
置
業
者
的
年
齡
，

由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戴
卓
爾
夫
人
執
政
期
間
的
平
均
二
十

五
歲
，
升
至
目
前
的
三
十
七
歲
。
預
料
不
久
升
到
四
十
三

歲
。四

十
三
歲
才
買
樓
？
阿
尊
的
兒
子
﹁
有
排
捱
﹂。

調
查
指
出
，
三
分
二
英
國
青
年
很
悲
觀
，
認
為
自
己
此

生
置
業
無
望
。
歐
洲
國
家
中
，
法
國
和
德
國
的
青
年
更
無

奈
，
意
大
利
和
西
班
牙
的
情
況
則
稍
佳
。

置
業
難
，
有
經
濟
衰
退
、
首
期
按
揭
供
款
難
存
、
樓
價

暴
漲
和
出
現
屋
荒
等
因
素
。
英
國
輿
論
正
催
促
政
府
加
建

居
屋
，
解
決
目
前
的
屋
荒
問
題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戴
卓
爾
夫
人
出
售
大
量
公
屋
，
幫
助

青
年
置
業
，
民
望
上
升
，
贏
得
大
選
第
三
度
執
政
。
她
奉

行
美
國
政
治
哲
學
家
羅
爾
斯
︵John

R
aw
ls

︶
的
﹁
財
產

︵
物
業
︶
擁
有
的
民
主
制
﹂︵property-ow

ning
dem

ocracy

︶

學
說
，
以
實
現
基
本
財
富
的
平
均
分
配
，
以
平
息
反
社
會

的
激
烈
情
緒
。

羅
爾
斯
認
為
，
經
濟
不
平
等
的
根
源
，
很
大
程
度
源
於

人
的
先
天
能
力
和
後
天
環
境
的
差
異
。
如
果
我
們
接
受
道

德
平
等
，
便
不
應
該
任
由
這
些
差
異
，
影
響
每
個
公
民
的

正
當
所
得
。
他
認
為
，
公
正
的
社
會
須
具
備
﹁
財
產
︵
物

業
︶
擁
有
的
民
主
制
﹂。

鐵
娘
子
於
一
九
八
零
年
實
施
房
屋
法
，
鼓
勵
公
屋
租
戶

購
買
住
所
，
協
助
他
們
置
業
。
例
如
，
租
住
三
年
以
上

者
，
買
價
減
三
成
；
住
了
二
十
年
者
，
減
價
一
半
。
結

果
，
兩
年
間
英
政
府
賣
出
四
十
萬
間
公
屋
，
到
二
○
○
三

年
共
賣
出
一
百
五
十
萬
間
。

另
一
方
面
，
鐵
娘
子
又
斥
資
予
半
私
營
的
房
屋
協
會
建

屋
，
令
低
收
入
者
﹁
居
者
有
其
屋
﹂。
這
些
房
屋
政
策
，
港

英
政
府
早
已
有
樣
學
樣
。

所
學
的
，
當
然
不
僅
這
些
。
英
政
府
為
了
﹁
實
現
基
本

財
富
的
平
均
分
配
﹂，
在
倫
敦
的
武
士
橋
︵K

nightsbridge

︶

等
尊
貴
地
區
，
同
樣
興
建
公
屋
和
居
屋
。
正
如
在
香
港
，

特
區
政
府
在
傳
統
的
高
尚
住
宅
區
如
大
坑
和
何
文
田
，
興

建
了
公
屋
和
居
屋
。

置業難

今天的菜市場上，常看到鮮紅的西紅柿堆裡插㠥
一個標牌：「自來紅」應該是指自然成熟。看到這
個標牌我就想笑，因為這使得我聯想到另一個詞
「自來紅」。在七十年代，我的身上就曾經標有「自
來紅」的標籤。當然，那個時代是不存在食品安全
問題的，但卻更嚴重，因為「自來紅」關係到一個
人的命運。
那是1971年，我作為知青從農村招工到一家三線

工廠，我被分配到機修車間當了一名電焊工。我渴
望能分到一個好師傅，因為過去我從電影書報上看
到，師傅對於一個徒弟太重要了。俗話說：名師出
高徒。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可見師徒關係之親密
之重要。我渴望有一個好師傅，能待我像父親一
樣。因為那時我才十七歲，又身在異鄉，遠離父
母，渴望能得到親人般的愛。
然而我們是一個新建的工廠，老師傅不多，並沒

有規定誰是誰的師傅，我們幾個才進廠的青工都擁
有一個共同的師傅，那就是我們的班長。他姓吳，
長得瘦小精幹，別看他瘦小，卻有一股子狠勁，五
六十斤重的氧氣瓶他扛起來就跑。吳師傅他的電焊
技術還可以，但他話不多，很內向，所以他不會手
把手地教我們，甚至當我們問他一些技術問題時，
他也支支吾吾含糊其辭地搪塞過去，也可能是他不
善於表達吧！
我跟他師徒幾年，交情一般，要不是發生那「自

來紅」的事件，現在我都可能記不起他了。

那是一個政治掛帥的年代，我們工廠都按部隊建
制稱呼：「車間」稱之為「連」，「工段」稱之為
「班」，車間主任叫連長，車間黨支部書記稱之為指
導員，就連我們廠的指揮長，也是由一個部隊的副
軍長兼任。每逢全廠開大會，那個副軍長就首先叫
各連比賽背誦「老三篇」。
在那個時代，政治是第一位的。所以，有一次，

我哥哥從外地來看我，他不關心我的生活，而是向
我提出，要了解一下我在工廠裡的政治思想情況。
他打聽到我的師傅也是我的班長後，就徑直找到吳
師傅家，去向吳師傅了解我的政治思想表現。
我在宿舍忐忑不安地等㠥哥哥回來，因為我從平

日吳師傅對我不苟言笑上看來，他對我的印象不會
很好。果然，哥哥從吳師傅家回來後，臉色十分難
看，他告訴我，吳師傅說我有「自來紅」思想。
甚麼叫「自來紅思想」，到現在我也鬧不明白其

中的含意，但在當時，「自來紅思想」反正就是一
種貶義詞，一種表現不好的說詞。
我還是一個不諸世事的十七歲少年，我為甚麼會

有「自來紅思想」？我的父親又不是甚麼高幹，甚
至連普通幹部都不是，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我平
素老實懦弱，連開會發言都緊張得結結巴巴的人，
怎麼會有「自來紅思想」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然
這頂帽子在我心中無形中是那樣沉重，它讓我在班
裡抬不起頭來。
不久，車間恢復團組織，我連忙遞上了入團申請

書，我不放過任何表示要求上進追求進步的機會。
並且，我在班裡更加努力地工作，甚麼髒活累活我
都爭㠥去幹。氧氣瓶壓在我瘦弱的肩頭，儘管我有
些吃不消，我也咬㠥牙硬挺㠥。在政治思想上我也
積極要求上進，我積極投入到當時的「一打三反活
動」中，積極撰寫大字報表決心，在每天的學習會
上背誦語錄，積極發言。我以為拚命幹活和積極參
加運動，會換來一些好印象，會成為一名共青團
員，可當第一批入團的名單公佈出來，卻沒有我。
我找到當時的車間負責共青團工作的一名幹部詢
問，因為他和我私交較好，他便透露給我：本來這
次入團初次表決時有我的，可在最後時刻，我們班
和我一起從農村抽上來的一個女孩為了自己能入
團，就向組織上匯報，說我有「自來紅思想」。這
樣，我就被刷下來了，而她則如願地入了團。那個
時代，凡是愛向領導匯報的人都視為積極靠攏組
織，是進步的表現，而我這個人書雖讀得不多，卻
生來有一種讀書人的清高，我是不會悄悄找哪個領
導要求匯報思想的，也可能這就是我有「自來紅思
想」的根源。
經歷過這次事件，我第一次感覺到了人生的複

雜，政治的無情。但我並沒有變得老練成熟起來，
依舊是童心未泯，稚氣仍在。但我對入團已經變得
心灰意冷了，我決定不再爭取入團了，反正我頭上
已有那頂「自來紅思想」的帽子了。
誰知，就在我對入團不抱任何幻想時，幾個月

後，團組織卻又通知我，說批准我入團了，我真有
點啼笑皆非。
我至今也不明白，壓在我頭上的「自來紅思想」

的帽子怎麼會不翼而飛了？
世事滄桑，想不到40年後，社會上又冒出來一個

類似的「自來紅」的詞：「自來紅」，儘管它含意
不同。如果說：當年的「自來紅」是對我們精神層
面上的一種壓迫和摧殘。那麼，今天出現強調「自
來紅」的想法是從物質上對我們精神上的壓迫。我
們現在每天面對的是形形色色的假貨、騙子、弄虛
作假、利慾熏心者。面對任何一種食品，我們都會
禁不住要問：它是自然成熟的嗎？它是不是用甚麼
化學品熏出來的，它裡面添加了甚麼食品添加劑？
它對人體的健康有甚麼損害？
從當年的「自來紅」到如今的「自來紅」，我不

由得想到：為甚麼我們中國人總有這樣或那樣的不
幸和麻煩呢？甚麼時候，我們才能真正擁有「清平
世界」，甚麼時候，我們才能真正過上那安心舒心
的日子？！

世紀初旬金學大獎

欺山莫欺水

潘國森

客聚

有
三
名
子
女
其
中
一
人
智
障
的
窮
寡
婦
，

因
銀
行
戶
口
存
有
家
姑
的
錢
，
被
社
署
不
理

對
錯
中
止
所
有
援
助
，
女
兒
的
資
助
也
沒

了
，
使
一
家
陷
入
經
濟
困
境
。
法
官
罵
社
署

案
件
未
審
理
便
中
止
發
放
綜
援
，
實
在
涼
薄
！
這

事
令
我
想
到
，
香
港
涼
薄
何
止
社
署
？
受
刻
薄
者

何
止
該
寡
婦
？

當
你
計
算
大
半
生
工
資
都
是
用
於
買
樓
或
租

屋
，
還
要
受
地
產
商
發
水
樓
大
窗
台
的
欺
詐
，
你

感
受
到
地
產
商
及
政
府
監
管
機
構
對
全
港
市
民
何

其
涼
薄
。

負
責
公
屋
的
房
署
最
霸
氣
，
為
顯
示
權
利
專
霸

佔
海
邊
用
地
，
讓
公
屋
戶
盡
享
海
景
，
不
理
以
高

價
買
入
海
景
單
位
的
中
產
戶
變
為
望
公
屋
景
，
樓

價
大
跌
，
成
為
負
資
產
，
卻
沒
資
格
申
請
公
屋
。

房
署
何
其
涼
薄
！

管
你
窮
途
潦
倒
要
到
公
園
睡
木
椅
，
但
公
園
木

椅
大
都
加
上
一
、
兩
條
鐵
扶
手
，
為
的
是
令
你
不

能
躺
下
，
只
能
睡
地
上
。
情
侶
談
心
也
受
鐵
扶
手

阻
隔
，
康
文
署
何
其
涼
薄
！

駕
車
人
士
就
飽
受
運
輸
署
及
路
政
署
的
涼
薄
。

永
遠
不
明
白
為
何
要
在
這
麼
多
路
面
劃
分
不
許
轉

左
、
轉
右
或
只
能
直
去
；
還
有
到
處
不
許
停
車
、

不
許
等
候
。
咪
錶
位
如
滄
海
明
珠
，
尋
得
㠥
者
也

多
數
是
半
小
時
的
。
半
小
時
，
不
知
是
誰
人
想
出

來
的
極
度
刻
薄
招
式
，
相
信
全
球
只
有
香
港
會
如

此
折
磨
駕
車
人
士
。
半
小
時
可
以
做
甚
麼
？
不
足

以
讓
職
業
司
機
吃
一
頓
安
樂
飯
；
人
有
三
急
還
得

飛
奔
去
找
廁
所
，
祈
求
老
天
爺
保
佑
別
拉
肚
子
。

這
種
涼
薄
相
信
足
以
告
上
國
際
人
權
法
庭
！

在
享
受
煙
花
或
花
市
等
日
子
，
就
體
驗
警
隊
何

其
嚴
格
執
法
接
近
涼
薄
，
所
圍
的
鐵
馬
及
封
的
路

口
永
遠
超
出
所
需
的
幾
十
倍
，
市
民
行
萬
里
路
何

以
確
保
社
會
秩
序
？
曾
在
年
卅
晚
深
夜
︵
已
是
年

初
一
三
時
︶
的
觀
塘
花
市
，
遊
人
疏
落
，
一
位
捧

㠥
大
盆
年
桔
的
老
伯
要
求
打
開
花
市
旁
大
廈
前
的

圍
欄
讓
他
上
樓
，
警
員
硬
要
依
規
矩
辦
事
，
老
伯

只
得
抱
㠥
重
重
的
年
桔
繞
行
約
一
個
小
時
回
家
。

法
律
不
外
人
情
，
這
樣
涼
薄
的
例
子
多
㠥
哩
。

香港的涼薄事

百
家
廊
湯
禮
春

拭目以待

有關「自來紅」的往事

蒙妮卡

框框

思　旋

天地
阿　杜

有道

狸美美

網事

余似心

乾坤

■上圖是74歲的錢塘江大橋，下圖是14
歲的錢江三橋。 網上圖片

■面對任何一種食品，我們都會禁不住問：它裡
面添加了甚麼食品添加劑？ 網上圖片


